
一位 49歲女性以反覆性右膝紅腫痛表現 

中文摘要 

    臨床上，右膝紅腫痛，常先入為主被認為是關節炎、痛風或是蜂

窩性組織炎。本案例是一位 49 歲女性患者，反覆性右膝紅腫痛被診

斷為蜂窩性組織炎，因右膝疼痛與局部皮膚損傷程度不一致，經電腦

斷層和組織切片確診為壞死性筋膜炎，於施行筋膜切開術、反覆性清

創及膝上截肢手術後，感染方獲得控制、順利地出院。針對此類以反

覆性右膝紅腫痛表現的患者，當抗生素治療效果不彰、臨床表現與疼

痛程度不成比例時，必須將壞死性筋膜炎列為鑑別診斷，以免錯失治

療先機。 

 

 

 

關鍵詞：蜂窩性組織炎、壞死性筋膜炎、清創、截肢 

 

 

 

 

 

 



1 
 

前言 

  右膝紅腫痛，常見的疾病有關節炎、痛風或是蜂窩性組織炎等。

臨床上，能藉由病史收集、實驗室檢驗值、放射線檢查等協助判讀，

但是當疾病對抗生素治療效果不佳、患者出現深部而無法指出明確疼

痛位置時，需謹慎考慮是皮膚、周圍軟組織或是筋膜受創的可能性。

而壞死性筋膜炎即是一種罕見且威脅生命的軟組織感染，因其臨床表

徵不具特異性，常有誤診或延遲診斷之狀況，進而影響預後或造成死

亡，因此要明確快速診斷出壞死性筋膜炎對臨床工作者而言，極具挑

戰！故當高度懷疑壞死性筋膜炎時，必須結合影像診斷工具、甚至是

透過手術探查方式來幫助釐清病灶種類和範圍，早期積極介入治療，

才能有效降低死亡率、提高生存率（Vijayakumar, Pullagura, & 

Thimmappa, 2014）。  

本文提出一位 49 歲女性案例，因反覆性右膝紅腫痛而就醫，以

下我們將詳細描述此個案的臨床表現、診斷及治療過程，藉此讓臨床

第一線的醫護同仁們更了解其病程變化，達到早期診斷，避免延誤治

療，降低死亡風險。 

案例介紹 

    一位 49 歲女性，三天前因反覆性右膝紅腫痛至本院腎臟科門診

就醫。根據其自述，約三週前曾因右膝出現紅腫及疼痛情形至住家附

近的骨科診所接受關節液抽吸，經關節液分析結果，診斷為細菌性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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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炎而住院接受抗生素治療一週。返家後，右膝腫脹及疼痛加劇，一

天抽痛數次，並伴隨皮膚發紅、食慾變差等症狀，於一週前返至感染

科門診就醫，診斷為蜂窩性組織炎，帶回口服抗生素 Dicloxacillin 治

療，但症狀並未見好轉，故改至腎臟科門診尋求第二意見，在門診訪

視後收住院診察治療。否認有傷口、長時間負重、勞動、激烈運動、

體重減輕、寒顫、發燒等情形，但在入院前四個月曾發生二次車禍，

當時雙膝有多處撕裂傷傷口，三個月前傷口皆已癒合。本身是一名家

庭主婦，過去六個月無任何旅遊史或是接觸史。有糖尿病及高血壓病

史二十年，診斷慢性腎衰竭並每星期一、三、五接受洗腎已有十二年，

三年前發現冠狀動脈阻塞性疾病及雙下肢周邊動脈阻塞性疾病，接受

冠狀動脈繞道手術。本人對賀爾蒙製劑 Divina 有過敏史。無任何抽

煙、喝酒及嚼檳榔等不良習慣。入院時的使用藥物有Bisoprolol、Insulin 

glargine、Glipizide、Vildagliptin、Aspirin、Dicloxacillin、Lansoprazole、

Calcium carbonate、Etoricoxib。家族史中除父親有糖尿病、母親有高

血壓之外，無其它遺傳性疾病。 

    在理學檢查方面，個案意識清楚，生命徵象為體溫 35.6 度、脈

搏 85 次/分、呼吸 15 次/分、血壓 117/57mmHg。心臟、肺部、腹部

理學檢查均正常，僅胸前有一約 30 公分的繞道術後疤痕。雙側膝蓋

外觀無明顯瘀青、膝內翻、膝外翻、關節變形或痛風石等情形，但右

膝腫脹、右膝及右膕窩區的部份皮膚色素沉著且皮膚發紅邊界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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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圖一），觸診右膝周圍皮膚溫熱、發紅處之區域有壓痛感，右膝

關節周圍無囊腫或無硬塊，右下肢水腫約 1 價、雙下肢足背動脈強度

約 1 價，右膝關節伸展動作正常、但屈曲至 45 度時右膝膕窩區會感

到疼痛而使關節活動度受限，右膝執行 Bulge sign 及 Patellar 

Ballottement 測試無發現有關節積液，anterior 及 posterior drawer’s 測

試顯示前後十字韌帶穩定性正常，McMurray’s 測試則呈陰性反應，

而其它肢體關節檢查則無異常發現。右膝疼痛情形是從一週前開始，

呈間歇性、廣泛性的抽痛，無法指出明確的疼痛點，因為抽痛部位時

而在膝蓋前面、時而在膝膕窩、近日有時候會延伸至右小腿，一天抽

痛次數頻繁、沒有固定時間，即使休息也會抽痛、僅服用止痛藥後疼

痛感會緩解，右膝移動或屈曲時疼痛感會加劇，並伴隨皮膚紅腫、肌

肉壓痛感、食慾變差等症狀，疼痛指數為 5 分。回顧個案三週前的檢

驗檢查值發現，白血球 14600/uL、嗜中性白血球 87.6%、無白血球分

類左移現象、C-反應蛋白值為 389.28mg/L，右膝關節液細菌培養為金

黃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綜合上述病史收集、理學檢

查及實驗室檢驗檢查結果，排除類風濕性關節炎、骨關節炎、滑液囊

炎、丹毒感染、十字韌帶和半月板損傷等診斷，而臨床臆測診斷依序

為細菌性關節炎、蜂窩性組織炎或痛風性關節炎。入院當天則以先前

關節液培養及抗生素藥物敏感試驗結果，先每 6 小時靜脈注射 2g 

Oxacillin 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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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院後，因上述鑑別診斷陸續安排抽血（包含尿酸值）、右膝 X

光及肌肉骨骼系統超音波等檢查來進行評估。檢驗結果為白血球

15000/uL、嗜中性白血球 86.5%、血紅素 10.0g/dL、血鈉 129mEq/L、

肌酸酐 5.32mg/dL、C-反應蛋白值 206.95 mg/L、血糖值 581mg/dL、

糖化血色素 7.7%、白蛋白 1.81g/dL、尿酸值 4.2mg/dL，由抽血結果，

先排除痛風性關節炎，而肌肉骨骼系統超音波檢查顯示右膝關節周圍

沒有積液、但表淺軟組織有蜂窩性組織炎現象，因此，依據抽血及超

音波檢查結果，初步診斷為蜂窩性組織炎感染，故繼續維持 Oxacillin

治療。然而，不同於三週前右膝 X 光檢查結果，發現個案右膝附近

的軟組織除腫脹之外，還有呈斑點狀的零散氣體形成（見圖二及圖三），

不能排除有其它軟組織感染的可能性，故再仔細做身體理學檢查，發

現個案開始出現發燒、並表示傷口劇痛難耐、疼痛指數由 5-6 分變成

7-8 分，但右膝紅腫範圍無擴大也無水泡形成，觸診亦無明顯皮下氣

體的捻髮音（crepitus），經與照顧團體共同討論後，因有鑑於個案臨

床症狀未改善、先前關節液為金黃色葡萄球菌感染，必需考慮侵犯深

部組織的可能，故高度懷疑壞死性筋膜炎，隨即安排電腦斷層，結果

右膝廣泛性軟組織感染、沿著筋膜有氣體和積液形成，支持壞死性筋

膜炎之診斷（見圖四）。 

    確診後，同時會診感染科及整形外科醫師。依據感染科醫師建議

將 Oxacillin 調整為每 4 小時靜脈注射 2g，並合併每 8 小時靜脈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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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mg Clindamycin來治療，也緊急施行右膝筋膜切開合併清創手術，

術中收集細菌培養及切片檢體，細菌培養無細菌生成，切片報告則顯

示急性發炎及壞死，術後傷口採開放性照護，每 8 小時生理食鹽水濕

紗填塞換藥，並配合每次換藥時間前 30 分鐘給予止痛藥使用減輕其

疼痛感，但術後第三天開始，傷口黃色膿液分泌物增加，再次收集細

菌培養證實為棒狀桿菌（Corynebacterium striatum）感染，故依感染

科醫師建議並配合其腎功能更改為每3天靜脈注射 400mg Teicoplanin

治療，同時再度會診整形外科醫師，原預定進行第二次清創手術，但

因個案出現急性腸胃道出血而暫停，待急性腸胃道出血穩定後，個案

呈現虛弱，生命徵象為體溫 38.6 度、脈搏 102 次/分、呼吸 20 次/分、

血壓 109/57mmHg，右腳開始出現麻木感、右膝皮膚外觀呈青銅色、

傷口呈惡臭味（見圖五），故緊急安排第二次電腦斷層檢查，結果顯

示右小腿除筋膜增厚、軟組織嚴重腫脹、有氣體之外，開始有膿瘍蓄

積，證實壞死性筋膜炎病況惡化中（見圖六），隨之會診骨科醫師，

建議緊急施行右膝膝上截肢術，但因個案及家屬擔心截肢術所面臨的

危險、顧慮術後需承受肉體上的折磨及失去肢體所帶來的焦慮不安，

而遲遲未決定接受手術，協商過程中，照顧團隊對於個案及家屬不斷

給予心理支持，筆者也陪同骨科醫師向其多次解釋需以截肢術來阻止

組織壞死以挽救生命的迫切性，讓其有心理建設，最終得以順利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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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膝膝上截肢術，而肢體切片報告則顯示壞死、壞疽及部份動脈腔內

阻塞。 

    術後順利由加護病房轉回病房治療，期間因仍有少量暗紅色膿性

分泌物從傷口縫線中滲出，陸續又進行清創手術共 2 次。而術後為了

讓傷口復原，筆者協同營養師與個案共同擬定營養計畫，說服個案改

訂醫院營養餐，設定每日所需熱量為 2000 卡，再依其體重每公斤設

定每日蛋白質攝取量達 1.5-2.0 公克，而餐與餐之間鼓勵個案額外補

充三多高蛋白粉，以促進傷口癒合。在反覆性清創手術及抗生素持續

治療約 7 週之下，截肢傷口壞死組織減少，而個案發燒情形消退，定

期追蹤之白血球及嗜中性白血球數值已恢復正常、C-反應蛋白值則降

至 14.14 mg/L、白蛋白由 1.81 升至 2.53 g/dL、血糖值控制在 200-250 

mg/dL，在感染得到控制下，縫合傷口，個案順利病癒出院。 

討論 

一、壞死性筋膜炎的流行病學 

    壞死性筋膜炎（necrotizing fasciitis）是發生在真皮、皮下組織、

筋膜的軟組織感染，其特性是急速發作而使筋膜和組織爆發性破壞、

造成全身毒性反應（Khamnuan1 et al., 2015；Lin et al., 2015），故亦稱

之為肉食性疾病（ flesh-eating disease），是極罕見且致命的疾病

（Meyers, 2012）。臺灣平均年發生率為每10萬人中11.6人（莊，2014）。

其臨床症狀不具專一性，故僅 15-34%的患者能被準確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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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jayakumar et al., 2014），因其誤診率高，故死亡率高達20-75%

（Shaikh, Khawwiter, & Al-Thani, 2012）。其致病原因仍不明確，但可

能與擦傷、撕裂傷、創傷、昆蟲咬傷、手術傷口等有關（黃、蔡、湯，

2016；Colak, Ozlem, Kucuk, Aktimur, & Kesmer, 2014；El-Menyar et al., 

2017；Hung, Pan, Cheng, Tian, & Chou, 2014），有研究指出亦可能與

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Non-Steroidal Anti-Inflammatory Drug, NSAID）

的使用有關，因為會抑制炎症反應，而延誤診斷（Shaikh et al., 2012；

Vijayakumar et al., 2014）。關於危險因子，研究證實最常見的是糖尿

病、其次是周邊血管疾病（Colak et al., 2014；Shaikh et al., 2012），其

它包括年齡超過50歲（Hung et al., 2014）、慢性腎衰竭（Colak et al., 

2014；Meyers, 2012）、肝硬化（Lin et al., 2015）、低蛋白血症

（Khamnuan1 et al., 2015）、類固醇使用者（Shaikh et al., 2012；

Vijayakumar et al., 2014）、靜脈注射藥物濫用者（El-Menyar et al., 

2017）、癌症患者（Hua, Yao, He, Xu, & Song, 2015）或其它免疫能力

受損者等（Hung et al., 2014），而具爭議性的危險因子則是性別，有

些研究表明男性與女性發生比例為3：1（莊，2014；Shaikh et al., 2012），

但有研究指出性別無影響（Khamnuan1 et al., 2015）。壞死性筋膜炎分

四類型，第一型佔55-90%，由多菌群組成（polymicrobial flora），以

會陰和軀幹為好發部位（Hietbrink, Bode, Riddez, Leenen, & Dijk, 2016；

Shaikh et al., 2012）；第二型佔25-45%，由單菌群的革蘭氏陽性菌或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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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菌所組成（mono-microbial flora），最常見的致病菌是A組溶血性鏈

球菌（Group A Haemolytic Streptococcus, GAS），易發生在年輕或免

疫能力不足者，感染區域以四肢為主，常會有敗血性休克或多重器官

衰竭（Hietbrink et al., 2016；Hua et al., 2015；Meyers, 2012；Shaikh et 

al., 2012）；第三型即弧菌種（Vibrio species），常發生在魚穿刺、或暴

露於海水的昆蟲咬傷，受傷12-24小時內易引起敗血性休克和多重器

官衰竭，若早期未發現，有100%死亡率（Hietbrink et al., 2016；Shaikh 

et al., 2012）；第四型由真菌或酵母菌引起（fungi and yeasts）（Hietbrink 

et al., 2016）。 

    本案例是一位確診為壞死性筋膜炎的患者，根據文獻資料，我們

推論極可能與四個月前因車禍造成撕裂傷，導致細菌入侵皮下組織和

筋膜造成軟組織感染有關，另文獻指出，罹患糖尿病和慢性腎衰竭的

患者，因為易造成內皮細胞機能失調、白血球與巨噬細胞之吞噬作用

功能異常、及長期處於尿毒症和貧血的高負擔等情況下，造成其免疫

功能低下而易使此類患者感染（劉、施、許，2012；Malhotra, Beniwal, 

& Pursnani, 2012），本案例即屬於此類患者，再加上個案還罹患周邊

血管疾病、又曾服用一段時日的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Etoricoxib，可

能導致其保護作用降低、炎症反應被抑制的情況下，更容易讓病菌有

機會乘隙而入，使其成為觸發壞死性筋膜炎感染的高危險群。因此，

當我們在臨床照顧有罹患多重致病因子、有反覆性不易控制之肢體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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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的患者時，我們需深自警惕的是，在感染病因未明確前，勿急於給

予非類固醇消炎止痛藥，以免加速感染進程、影響臨床判斷。 

二、如何診斷壞死性筋膜炎？ 

    臨床表現分三期，第一期會出現非特異性症狀，如腫脹、疼痛、

紅斑、發燒（Hua et al., 2015）；第二期出現水泡或出血性大皰（洪、

陳、練、周，2017；Hung et al., 2014）；第三期皮下組織壞死、皮膚

呈麻木感、此時疼痛感與局部皮膚損傷嚴重程度不一致、觸摸會出現

有皮下氣體的捻髮音、嚴重者敗血性休克、甚至多重器官衰竭或死亡

（洪等，2017；Hung et al., 2014；Meyers, 2012）。但文獻指出，僅

10-40%的病例在前 24 小時內可能出現這些症狀（Hietbrink et al., 

2016），而這些症狀又與其它軟組織感染不易辨別，而常誤診為蜂窩

性組織炎（Shaikh et al., 2012），因此，諸多學者認為臨床表徵不足以

用於正確鑑別診斷，必須結合實驗室檢驗及影像工具來協助早期確診

（Vijayakumar et al., 2014）。在實驗室檢驗部份，有國外學者設計一

個評分系統-壞死性筋膜炎實驗室風險指標，其指標包含 C-反應蛋白

值、白血球、血紅素、血清鈉離子濃度、肌酸酐值、血糖值，總分為

0-13 分，評分 6 分以上者，屬中高危患者，8 分以上極可能發生壞死

性筋膜炎，其靈敏度 89%，陽性預測值 92%，陰性預測值 96%，然

而，因後續研究顯示其靈敏度為 59%，陽性和陰性預測值分別為

38-57%和 86-92%，因此，有些學者認為此指標僅能協助識別高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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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而不能作為確診工具（Hietbrink et al., 2016；Liao, Lee, Su, 

Chuang, & Wong, 2012；Vijayakumar et al., 2014）。影像則包括X光片、

超音波、電腦斷層掃描和核磁共振檢查。X 光片大多數顯示軟組織厚

度增加，但僅 25%患者可以顯示皮下氣體；超音波可識別筋膜水腫、

積氣和積液，其敏感性 88.2%，特異性 93.3%；電腦斷層掃描和核磁

共振檢查可顯示不對稱筋膜增厚，軟組織積氣、積液、積膿，其中沿

著筋膜有氣體形成是最重要的影像結果，而電腦斷層敏感度為 80%、

核磁共振檢查敏感度為 100%。除此之外，文獻指出，清創手術取得

組織檢體是用於診斷壞死性筋膜炎的黃金標準程序，因此，當臨床高

度懷疑、但實驗室數據和影像結果難以協助診斷壞死性筋膜炎時，應

該儘早以外科手術採集組織檢體，而不是過於依賴影像，延遲後續治

療，而取得的組織切片則會發現有廣泛細胞浸潤、筋膜鄰近組織壞死

及血管栓塞（Hietbrink et al., 2016；Shaikh et al., 2012；Vijayakumar et 

al., 2014）。 

    臨床上，右膝紅腫熱痛的原因相當複雜，此區域受影響的包括骨

骼、關節、韌帶、滑囊、肌肉群及周圍軟組織等，而透過病史收集及

初步身體評估結果，我們雖先排除了類風濕性關節炎、骨關節炎、滑

液囊炎、丹毒感染、十字韌帶和半月板損傷，但卻發現個案右膝的初

始表現如同文獻所提與感染性皮膚疾病-蜂窩性組織炎相似，此是最

常與壞死性筋膜炎難以識別的鑑別診斷，兩者明顯不同的是蜂窩性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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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炎患處鮮少會有水泡形成，不會有皮下氣體或造成全身毒性反應

（如：意識改變、發燒、呼吸喘或低血壓等），而壞死性筋膜炎則通

常伴有水泡或出血性大皰、壞死、皮下氣體捻發音或是全身毒性反應

等症狀，但此個案除了患處紅腫熱痛、有發燒之外，並未出現前述文

獻中所說的表徵，因而鑑別困難，而一度被診斷是單純的蜂窩性組織

炎，這是筆者遇到與諸多文獻報告相同的瓶頸，要透過臨床表徵來確

立診斷實屬不易，直到發現個案表示傷口劇痛難耐，發覺不似單純皮

膚感染疾病，進一步安排電腦斷層和手術方確診，事後回顧文獻方發

現，當患者出現與損傷不成比例的嚴重疼痛表現時，是一個重要參考

依據，此時，我們就必須高度警戒並強烈懷疑壞死性筋膜炎的可能性。

另外，雖有學者所提出的實驗室風險指標可做初步篩檢，但因其研究

未有慢性腎衰竭患者適用性的病例報告，有鑑於指標中的血紅素及肌

酸酐值在慢性腎衰竭患者具有爭議性，故未採用，而是透過電腦斷層

及手術取得的組織切片來獲得證實。最後，一個有趣的發現是，個案

雖然是屬於第二型壞死性筋膜炎，但其微生物培養結果是棒狀桿菌感

染，而非最常見的致病菌-A 組溶血性鏈球菌，而文獻提到，棒狀桿

菌是存在於皮膚和黏膜上的革蘭氏陽性菌，舊有觀念認為此菌是污染

物而不被重視，但因陸續有棒狀桿菌所導致的心內膜炎、肺部感染、

腦膜炎、和罕見的膿毒性關節炎等病例後，確定其為有意義的感染，

並且發現棒狀桿菌感染的病例中常見有糖尿病、下肢有缺血或足部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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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及免疫力缺乏的患者，但在文獻搜尋中並未發現有病例能證實棒狀

桿菌與壞死性筋膜炎的相關性（Díez-Aguilar et al., 2013），因此透過

此案例，我們推測棒狀桿菌可能與一些皮膚或軟組織感染有高度關聯

性。 

三、壞死性筋膜炎的醫療處置為何？ 

    壞死性筋膜炎在確診後，最重要是透過外科手術治療，並配合多

次清創直到壞死或感染組織獲得控制（Hua et al., 2015；Khamnuan1 et 

al., 2015；Lin et al., 2015），有文獻報告指出，手術若延遲 24 小時會

導致死亡率增加（Shaikh et al., 2012），若及早施行筋膜切開術或清創

手術移除壞死組織，或施行截肢術，死亡率可降至 25%（林，2012）。

除外科手術之外，儘早給予廣效性抗生素治療，也是降低死亡率的有

效治療（Hung et al., 2014；Hua et al., 2015；Lin et al., 2015），其可選

擇治療 Streptococcus 的抗生素，如高劑量 Penicillin 或第二代、第三

代的 Cephalosporin，另配合蛋白質合成抑製劑，如 Clindamycin 或

Gentamicin，有助於抑制毒素生成（Hietbrink et al., 2016；Meyers, 

2012），而抗生素應繼續治療到不需要進一步的清創和患者臨床症狀

改善（Vijayakumar et al., 2014），而一旦患者在手術和抗生素治療後，

仍出現敗血性休克，會發生液體和蛋白質損失，導致組織氧合不足，

血液製品、血管加壓素 Noradrenaline 和 Dopamine 的給予可降低死亡

率（Vijayakumar et al., 2014）。其它被學者認為有效的輔助治療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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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高壓氧和靜脈注射免疫球蛋白，因為高壓氧治療可提高血中和組織

氧分壓、使血管新生、減少組織腫脹、促進傷口癒合，而注射免疫球

蛋白能夠中和抗原、降低血漿壞死因子等而達到治療作用，但有些研

究指出高壓氧和免疫球蛋白的臨床效果是有爭議的，因兩種治療在降

低患者死亡率和住院時間方面未證實有達統計顯著差異，因此，目前

並不是強制性治療項目（李、康，2015；Hung et al., 2014；Shaikh et al., 

2012；Vijayakumar et al., 2014）。另文獻也證實，術後患者應維持兩

倍以上的基礎熱量需求、補充高蛋白，來提升免疫能力、促進傷口癒

合、降低死亡率和併發症（林，2012；Vijayakumar et al., 2014）。 

    經過上述文獻回顧，壞死性筋膜炎因為診斷困難，而與感染性皮

膚疾病易產生誤診，但兩種在治療方式上完全不同，以蜂窩性組織炎

而言，是以抗生素治療為主，壞死性筋膜炎的標準治療則是外科手術

加上抗生素，一旦延誤治療，則可能會有危及生命的危險。而此案例

確診後，決定治療策略是一大挑戰，最初我們雖然如同文獻所建議，

安排了筋膜切開術和清創手術、搭配適合抗生素治療，希望能讓個案

的感染獲得控制，但並不如預期順利，最後仍因病情的惡化，避免不

了截肢一途，藉此我們深刻體會到壞死性筋膜炎的病程確實進展快速，

即使個案接受了筋膜切開術和清創手術，仍必須積極多次的清創切除

壞死組織才是對感染控制有助益，而抗生素部份，因為是少見的棒狀

桿菌感染，故採用感染科醫師建議以 Teicoplanin 來輔助治療，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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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治療過程因考量高壓氧和免疫球蛋白的療效仍有爭議，故未列入我

們的治療計劃中。此次的照顧過程，我們也發現壞死性筋膜炎是個極

棘手的感染急症，外科手術是控制感染源中非常重要的一環，但治療

成功與否的重要關鍵，還需要多領域、跨團隊合作，包括感染科醫師、

營養師等的協助。  

四、結論 

    壞死性筋膜炎是一種罕見、具威脅性的感染疾病，具有起病急、

發展迅速、致死率高等特點，此疾病又與蜂窩性組織炎鑑別困難，透

過此案例的分享及文獻回顧，筆者建議臨床工作者，有鑑於壞死性筋

膜炎的臨床表徵不具特異性，當我們所照顧的個案是屬於有多種共病

疾病（例如糖尿病、周邊血管疾病、低蛋白血症等）、或免疫不全患

者（例如慢性腎衰竭等）、若或是細菌培養出棒狀桿菌感染，而患者

的臨床疼痛表現與損傷不成比例時，我們需有高度的警覺性懷疑是否

有軟組織感染的可能，並將壞死性筋膜炎納入首要鑑別診斷中，若影

像檢查亦發現沿著筋膜有氣體形成的典型表現、清創組織呈現筋膜鄰

近組織壞死及血管栓塞時，即符合壞死性筋膜炎的診斷標準，確診後，

儘早施行外科手術是最為首要治療原則。 

    透過此案例的照顧過程，讓筆者了解到早期協助個案確立正確診

斷實屬不易，必須要有如抽絲剝繭般的鑑別診斷能力，此前提則需充

實自己的專業知識，藉此案例讓筆者對壞死性筋膜炎的病程進展、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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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及治療過程有更全面的學習，也冀望此案例的經驗分享，能提高臨

床工作者對壞死性筋膜炎的認識，及時識別高風險患者，早期確立診

斷，以免錯失最佳治療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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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圖一  右膝及右膕窩區之部份皮膚色素沉著且發紅邊界不清楚 

  

圖二 入院 3週前右膝 X光周圍   圖三 箭頭所示此次入院右膝 X光    

     無軟組織腫脹或氣體形成        周圍軟組織腫脹且有斑點狀 

                                   的零散氣體形成 

  

a.                          b. 

圖四：a 及 b 圖箭頭所示右膝沿著筋膜有多處氣體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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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術後第二天 

 
b.術後第三天 

 
c.術後第四天 

 
d.術後第五天 

圖五：a 至 d 圖為施行筋膜切開及清創手術後之傷口變化情形，術後 

     第五天傷口周圍呈青銅色、皮膚潰瘍、組織及筋膜缺乏血色 

 
a. 

 
b. 

 
c. 

 
d. 

圖六：a 至 d 圖箭頭所示除有氣體形成之外，也顯示右小腿筋膜增厚、 

     有膿瘍蓄積情形 


